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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犹太人
向巴勒斯坦的移居 (1933 —1941)

李 工 真

　　提 　要 : 纳粹当局认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有助于“犹太人问题”的

解决 , 因而利用不断升级的反犹政策 , 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德意志犹太人赶向巴勒

斯坦。不少德意志犹太人在面临纳粹当局的迫害和驱逐、西方民主国家又拒绝他

们入境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 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移居运动之中。这两个截然相反

的对立面甚至在诸如出境手续的办理、职业培训班的开办、部分财产的转移以及

非法偷渡等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和默契 , 从而使得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具

有一种组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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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30 —40 年代的移民潮中 , 巴勒斯坦是接受德意志犹太难民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而

居第二位的地方。移居巴勒斯坦的德意志犹太难民占所有外移的德意志难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以

上 , 同时也占全世界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正是他们为巴勒斯坦提

供了素质最高的移民人口。尤为令人惊奇的是 , 为逃离纳粹德国 , 移往其他国家的德意志犹太

难民大多是个体流亡 , 而惟独向巴勒斯坦的移居却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点 , 这自然引起了笔者

的兴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移居形式的组织化呢 ? 这种有组织的移居与国际上的犹太

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有什么关联 , 与纳粹政权的排犹措施又有什么关联呢 ? 这种有组织的移居

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又是如何终结的呢 ? 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

一　移居巴勒斯坦的历史背景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 , 标志着德国历史上最极端的种族主义反犹政党

纳粹党掌握了国家政权 , 也意味着德意志社会长期发展的反犹潜力现在已经能够动用国家机器

来实现它的目标了。同时它也预示了德意志犹太人苦难的来临。

自 1933 年 4 月 1 日冲锋队发起抵制犹太人商店的行动以来 , 纳粹党人对德意志犹太人的歧

视与迫害便再也没有停止过。在 4 月 7 日颁布的《重设公职官员法》开除了所有“非雅利安官

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 根据所谓“雅利安条款”, 有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逐出了

教、科、文、卫领域。5 月 10 日的“焚书运动”更是将这场反犹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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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上 , 犹太人的生活已没有任何前途了。

1933 年 7 月 26 日 , 帝国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严惩“帝国逃税者”的公告》最先发出了逐犹

信号 ,“除‘帝国逃税者’外 , 所有的犹太人都滚到外国去 !”① 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旨在将犹太人

从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的法令 , 其目的均在于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他们驱逐到外国。纳粹当

局在此的险恶用心是“让这些一贫如洗的人到那里去引起社会混乱 , 而犹太人将要对这种混乱

负责 , 这样便可由那些西方民主国家来承担反犹主义任务”。② 正是这一迫犹、逐犹政策 , 才导

致了犹太人向外移居的浪潮。据统计 , 仅在 1933 年这一年 , 50 万德意志犹太人口中就有37000

多人被迫移居海外。③

如果想用驱逐的方法来解决德国的犹太人问题 , 显然只有让犹太人更大规模地向外移居才

有可能。然而 , 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 , 海外国家欢迎欧洲政治和宗教迫害牺牲者的时代早已过

去。德意志犹太人现在的这场外移悲剧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 “整个世界正笼罩在一场严

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 它使得犹太人移居海外的可能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 , 特别是美国、

不列颠自治领地和拉丁美洲 , 由于农业和工业原料价格的崩溃而受到了强烈震动 , 因而 , 在一

种普遍的封锁性措施中 , 这些国家都用拒签护照的方式 , 来阻止每一位新移民。而戈培尔的宣

传部又将全世界的犹太人污蔑为‘寄生虫’和‘害人精’, 这就更强化了各国对犹太移民的敌视

态度”。④

尽管纳粹当局不断地向犹太人施加生存压力 , 并将他们逼向境外 , 但在向外移居的问题上 ,

德意志犹太人的社会共同体内部却出现了思想倾向不同的三大集团 : 非犹太复国主义者集团、

“同化圈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集团。

为应付受迫害的局面 , 非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德国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自 1933 年 9 月 17

日成立以来 , 便一直积极支持犹太人向德国境外所有可能的国家和地区尽快移民。9 月 23 日它

的第一份主席团报告中这样写道 : “为了向另一种生存方式过渡做准备 , 向外移居现在大概是所

有在德国的犹太人惟一还能做的一件事了”, 但它“并不主张将巴勒斯坦作为惟一的移民目的

地”。⑤

“同化圈子”主要以“全国犹太人前线士兵联盟”、“民族德意志犹太人联盟”这类魏玛时代

(1918 —1933) 成立的组织为代表 , 它们的成员仍然主张继续呆在德国。例如 , 直到 1935 年初 ,

“全国犹太人前线士兵联盟”的创立者莱奥·勒文施泰因 (Leo LÊwenstein) , 还在一封给希特勒

的信中言及“本联盟的建议一再包括这种请求 : 请特别关照这些土生土长的、在上一场世界大

战中为德意志流过鲜血的德意志犹太士兵们的家庭。”他甚至认为 , 纳粹的迫害“只应针对那些

20 世纪初以来移入德国的东方犹太人”。⑥ 至于“民族德意志犹太人联盟”的成员 , 大多坚持这

样的信念 , “决不离开家乡 , 决不能背叛祖国 , 这是每一个德意志人 , 无论他是犹太教徒或是基

督教徒的义务 !”⑦ 这表明他们仍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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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此时则极力劝说所有的犹太教徒向巴勒斯坦移居。例如 , 早在

1933 年 5 月“焚书运动”之后 ,“德意志拓荒者联盟”便在它发行的小册子《什么是拓荒者 ? 向

每一位犹太青年说几句话》中公开声称 : “现在 , 犹太人在这种环境中已没有任何同化的可能性

了 , 向别的国家移民却给犹太人带来了分裂和飘零。惟一的出路是历史上的那条道路 : 犹太人

回到巴勒斯坦去。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道路 !”① 同年 9 月 ,“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领

导人格奥尔格·兰道尔 ( Georg Landauer) 更是将“移居巴勒斯坦”提高到“决定德意志犹太人

生存问题”的高度 , “在巴勒斯坦面前 , 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对立 , 自由主义

者与正统主义者的对立 , 企业家与工人的对立 , 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的对立都沉默无声了 ,

巴勒斯坦问题已变成了决定德意志犹太人命运的问题”。②

选择巴勒斯坦作为未来的家乡 , 有着不说自明的意识形态背景。尽管在巴勒斯坦重建一个

新犹太国的梦想古已有之 , 但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 , 则是由奥地利犹太记

者特奥多尔·赫茨尔 ( Theodor Herzl) 于 1896 年开创的。从实质上讲 , 这种政治运动是为召集分

散的流亡者并在巴勒斯坦造就一个新国家公社的理想服务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史说明 , 遭

受迫害和歧视本身就是散居在不同信仰地区的犹太教千年历史中的一个典型的组成部分 , 只不

过它想通过这种犹太民族国家的理想 , 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罢了。正如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的术

语那样 ,“Alijah”, 这个希伯来语名词本身就具有宗教上的涵义 , 它原本就是“号召人们去耶鲁

撒冷的犹太庙堂朝圣”的意思 , 而在这些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 , 它成了“向巴勒斯坦移

民”的同义词 , 移入这片古老土地也就自然被他们理解为一种“升华”。他们将 1880 年至 1905

年间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大规模移往巴勒斯坦的行动称之为“第一次 Alijah”, 并认为

“惟有经过这种‘升华’的移民 , 才能体现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历程 : 这个分散的文化民族终于找

到了回乡之路”。③ 令人惊奇的是 ,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纳粹德国的发展 , 不仅没有遇到什么危

险 , 而且还得到了纳粹党人的间接支持。这是因为此时的纳粹政府还没有一种关于犹太人问题

的明确的“解决方案”, 当局内部也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 而纳粹党人又急于将犹太人尽快从德

国清除掉 , 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支持这种向外移居愿望的。甚至连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

们也公开承认 , “移居巴勒斯坦 , 意味着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种族’将从德国境内消失 , 这本身

就能充分证明 , 区分德意志人和犹太人是绝对合理与必要的”。④ 因此 , 他们主张 ,“禁止犹太人

在公共场所使用希伯来语的同时 , 应允许犹太人为移居巴勒斯坦而练习希伯来语”。⑤

不同犹太集团在向外移居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 对于纳粹当局来说也并非秘密。1935 年 8 月

17 日 , 符腾堡地方警察局的一份分析报告中这样写道 :“同化论者在犹太教上仅仅只看到一种宗

教上的方向 , 并认为犹太人今天已经与德意志民众如此紧密地融化在一起了 , 以至于寻求一场

分离是不可想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某些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犹太人认为 , 同

化论者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尝试将会因雅利安主人民族的反抗而失败。因此 , 在他们当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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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的思想。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文化民族运动是对纳粹主义的文化民族和

种族思想的一种肯定。迎合犹太人这种向外移居的要求 , 有助于德意志追求犹太人问题实际解

决的努力”。①

这种“迎合态度”并不意味着纳粹当局的反犹政策有丝毫的放松 , 恰恰相反 , 它成了加速

迫害犹太人的有力依据。1935 年 9 月 15 日颁布的《纽伦堡法》掀起了新一轮的排犹浪潮 , 它不

仅剥夺了犹太人作为德国公民的权利 , 而且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已经沦为失业者

的犹太人在经济上重新适应德国环境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了 , 在欧洲邻国和美国普遍拒绝接收德

国犹太难民的情况下 , 巴勒斯坦无疑成为人们的首选目的地 , 就连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德意志

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也在 1935 年 9 月 26 日的《促进外移的新计划》中声称 : “必须用一个更

大的计划来适应这种日益上升的移居需求。首先以巴勒斯坦为目标 , 但也不排除其他所有那些

合适的国家”。②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 ,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德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那种关于“巴勒斯

坦是惟一为接纳大量德意志犹太移民做了具体准备的地方”的宣传 , 更是使得越来越多不是出

于宗教信念 , 而是急于寻求避难所的人们走上了移居巴勒斯坦的道路。就连不少过去按“德意

志意识”来思考的“同化圈子”中的犹太人 , 也开始放弃他们的传统信念 , 并与犹太复国主义

运动联结在一起。这是因为 , 巴勒斯坦毕竟能为这些在德国生活了长达 70 多代的犹太人 , 在逃

离他们迄今为止的家乡后提供一种有着古老文化渊源的新同一性身份。因此 , 犹太复国主义运

动在德国已不再仅是一种理论 , 而是一个事实了。

二　移居巴勒斯坦的手续与条件

德意志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活动主要是由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机构“巴勒斯坦犹太

人办事处”来组织的。作为处理整个巴勒斯坦移民事务的国际性机构 , “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

处”从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募捐活动中获得了它的经济来源 , 由于

这种相对有保障的金融背景 , 它能够用必要的手段来资助那些由它设在 40 多个国家里的“巴勒

斯坦中央局”。

在各国的“中央局”中 , 头一个是 1908 年设在海法 (今以色列) 的“殖民事务中央局”,

第二个是 1918 年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巴勒斯坦中央局”。在 1922 年英国与国联的托管协定生

效后 ,“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又于 1924 年在柏林设立了“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为了适应

1933 年后变化了的局势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先后在各行省设立了 22 个分支部门和大约 400

个代理机构。③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面临的任务是复杂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德意志犹太人合法移

往巴勒斯坦 , 而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涉及与纳粹当局以及英国托管政府之间的交涉。

自 1933 年纳粹当局开始推行迫犹、逐犹政策以来 ,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考虑到德意志

犹太人严峻的社会和经济局势 , 决定首先组织人员前往巴勒斯坦收集信息。这种旅行当然必须

得到纳粹当局的批准。早在 1933 年 5 月 , 他们便开始与纳粹当局交涉 , 由于此时的纳粹当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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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将犹太人从德国驱逐出去 , 因此 , 对前往巴勒斯坦这类性质的旅行一般都是批准的。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移民问题顾问海因兹·科恩 ( Heinz Cohn) 博士 , 在他 1938 年出版

的《对德国犹太人移民的规定》一书中 , 谈到了领取这种旅行护照的条件 , “一位拥有德意志帝

国国籍的犹太人若想前往巴勒斯坦 , 必须首先向‘巴勒斯坦中央局’的下属机构出具证明材料 ,

并附上与移入地当局、移入组织或是与某位移入地亲戚之间的往来信件 , 以表明这次旅行的确

是为计划中的外移收集信息服务的。当‘巴勒斯坦中央局’的下属机构根据提交的证明材料 ,

将这种有计划的旅行视为一种为以后的移出服务时 , 它便为这位申请者提供一份护照证明书 ,

并将它与一份手写的个人旅行申请书一并交给所在管区的警察局。在签发护照以前 , 警察局还

要求出境者提交当地财政局和城市税务局的资信 , 以证明他不是‘帝国逃税者’”。①

在 1937 年以前 , 纳粹当局对无论去哪国进行这类性质旅行的犹太人一般都是放行的 , 但他

们一般都无法获得一年以上的有效护照。这是由于纳粹当局有这种担忧 , 即“有帝国国籍的犹

太人旅行到外国后将会干出危及帝国根本利益的事情”。② 但是 , 由于有德国国籍并持旅行护照

的出境者 , 只要能在护照有效期内获得移入国方面签发的接受证明 , 便能作为正式移民留在移

入国。因此 , 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利用这种方式留在了外国 , 护照有效期的问题已显得意义

不大 , 问题的关键已变成究竟允许什么样的人进行这种旅行了。1937 年 11 月 16 日 , 帝国内政

部的公告宣布 : “去外国的有效旅行护照可以签发给犹太人 , 当这份护照对移出准备是必须的时

候 , 应允许有效护照的无限制延期。但必须估计到在他移出之后 , 这位护照申请者会从事敌视

德意志的活动 , 因此 , 这一规定的有效性不涉及特别危险的犹太人”。③ 这意味着对凡是因“种

族原因”而非“政治原因”想离开德国的犹太人放宽尺度 , 而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般都属

于前者。因此 , 他们在前往巴勒斯坦的手续上没有碰到特别的困难 , 只是在随身携带的财产上

有严格规定 , 并强调“出境时必须用 10 帝国马克的硬币或外币来支付护照登记费”。④

仅有德国方面的旅行护照不足以提供合法移民的身份 , 移入国的规定才构成一种真正难以

克服的障碍。移入英国的托管地巴勒斯坦要受一种移民体系的制约。尽管在 1917 年 11 月 2 日的

《贝尔福宣言》中英国政府宣布 , 它将考虑“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造就一个幸福的民族国家”,

但每年移入巴勒斯坦的人数是有限额的。英国于 1922 年受国联委托作为巴勒斯坦的托管人以

来 , 便将这片土地接受能力的判断权授予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这个在国际法上得到承

认的全世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事务中的总代表 , 能提供一种有效的入境批准书。这种权利后来

被具体分配给了它设在各国的“巴勒斯坦中央局”, 各国的“巴勒斯坦中央局”能根据自己的判

断来决定合适的申请者。⑤

但是 , 自 1929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开始以来 , 由于有大量贫穷的东欧犹太难民移往巴勒斯

坦 , 英国托管政府便开始对移入者的资格进行日益严格的限制 , 先是只允许那些拥有 500 巴勒

斯坦镑证明的“资本家”自由移入巴勒斯坦 , 后又将这一标准提高到 1000 巴勒斯坦镑。由于纳

粹当局的迫犹行动不断升级 , 要求移居巴勒斯坦的德意志犹太人也越来越多 , 在这种压力之下 ,

经“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多次交涉 , 英国托管政府才在 1933 年颁布的《移民条例》中 , 对

移民进行严格分类 , 允许下列人员可以获得官方许可证并入境巴勒斯坦 , 这一内容也被刊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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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1934 年发行的《犹太移民手册》上。

A 类 , 特殊人才类 : A1 , 拥有 1000 巴勒斯坦镑现金的“资本家”; A2 , 拥有 500 巴勒斯坦

镑现金的自由职业者 , 或根据移民部门的观点能证明有这种经济能力的人 ; A3 , 拥有至少 250

巴勒斯坦镑现金的手工业者 (手工工具和机械能部分折算) ; A4 , 每月至少有 4 巴勒斯坦镑现金

的养老金接受者 ; A5 , 拥有至少 500 巴勒斯坦镑现金并从事稀缺职业的人。B 类 , 生计得到确

保的人 : B1 , 生计得到官方机构确保的 16 岁以下的孤儿 ; B2 , 宗教职业者 ; B3 , 在从事职业生

涯前生计得到确保的大学生和中学生。C 类 , 拥有工人证书者 : 年龄在 18 —35 岁 (个别情况可

达 45 岁) 之间的工人 , 其数量通过巴勒斯坦托管政府每年分两次决定 , 并由“巴勒斯坦犹太人

办事处”分配名额。D 类 , 有所要求者 : D1 , 妻子、子女、父母 , 当他们提出要求时 , 在巴勒

斯坦已定居的家庭成员又肯定能关照他们生计的 , 可获得移入许可证 ; D2 , 企业家在例外情况

下要求的特殊工人。E 类 , 对于 15 —17 岁之间的年轻人 , 巴勒斯坦托管政府可提供大量特别证

明书 , 由“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分配名额。①

根据这一《移民条例》, 尽管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在 1937 年 11 月 17 日以前一般都没有一年

以上的有效护照 , 但“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却都能够在他们旅行护照的有效期内 , 通过设

在海法和柏林的“中央局”之间的有效联络 , 为他们签发合法证书进而从英国托管当局手中取

得正式移民的合法身份。通过这种方式 , 从 1933 —1936 年 , 巴勒斯坦接受了 34400 多名来自德

国的犹太移民。②

三　移居巴勒斯坦前的职业培训

第一批逃离纳粹德国并到达巴勒斯坦的新移民 , 面临许多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遇到的

困难 , 这是“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当初没有预见到的。

与魏玛共和国时代不同 , 当时只有少量的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 , 这些人大多属于 20 年代以

来由东欧经德国过境前往巴勒斯坦的东方犹太人。1933 年纳粹夺权后 , 由于迫害的矛头首先针

对有知识背景的犹太人 , 因此 , 第一批逃离德国移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 不仅绝大多数属于土

生土长的德意志犹太人 , 而且是教师、医生、律师这样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原以为在此立即就

能再度建立起一种适当的生存条件 , 但巴勒斯坦的生活现实很快使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

像所有的移民社会一样 , 新移居地的日常生活模式往往是由那些人数上占据优势的老定居

者们来决定的。而巴勒斯坦现存的犹太社会共同体则是由 50 年来那些来自俄国、罗马尼亚等国

的东方犹太人组成的。这些老定居者的生活水平比这些新移民在德国时的生活水平要低得多 ,

这就迫使新移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事实上 , “当第一批德意志犹太移民

在 1933 年到来时 , 城市的卫生设施、头一批现代街道以及海法的港口等 , 这些英国人带来的文

明才刚刚显示出它的萌芽。对于这种进步 , 老定居者往往是用 10 年或 20 年前的标准来衡量的 ,

因而其结论也是充分肯定的 ; 而德意志犹太移民则是按他们离开德国时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的 ,

其结论却是完全否定的”。③

这些新移民中的许多人虽然分配到了土地 , 但在这片土地上 , 除了杂草以外什么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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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在这片土地上自己动手盖房子 , 这个事实给新移民的打击是沉重的 , 因为这些人中间几

乎没有哪一个惯于体力劳动。而且对于这些大专院校工作者、律师和医生来说 , 要找到专业上

对口的职业尤为困难。例如 , 移入巴勒斯坦的律师必须通过“外国律师资格考试”才能开业。

这种考试特别难通过 , 因为它要求人们必须熟练掌握希伯来语和英语 , 这两门语言对于德意志

犹太人来说一般都是陌生的。此外 , 还要求他们具有英国和土耳其法律上的知识。“能通过这种

考试的人极少 , 在 1933 年有 150 多名来自德国的律师报名参加考试 , 只有 20 人获得通过 , 还有

200 多名律师最后决定转行于农业”; “600 名定居巴勒斯坦的医生中 , 有 200 多人决定转行农

业 , 200 人被其他行当雇佣 , 只有 200 人勉强维持了私人行医。至于教师 , 其状况也与他们差不

多”。① 这说明在 30 年代的巴勒斯坦 , 正如每一种过剩商品那样 , 智力劳动严重贬值。

由此看来 , 这个仍是一片荒漠的新家园与西方发达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 它眼前最需要的

还只是善于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者 , 而这些行当恰恰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民族的犹太民

族所不熟悉的 , 加之自 1812 年普鲁士宣布“解放犹太人”以来 , 德意志犹太人已逐渐走上了与

德意志文化的“同化之路”。在这 120 多年中 , 希伯来语也已只是在犹太教的宗教仪式上还能听

得到的语言。因此 , 现在要想在巴勒斯坦重建起一种他们能够忍受的生活条件 , 一个重要的前

提就是 , 他们在离开德国之前必须完成一种职业转换和语言上的准备。所以 1934 年以后 , “德

国巴勒斯坦中央局”的宣传出现了一种变化 , 一方面继续号召人们前往巴勒斯坦 , 另一方面也

向人们强调 ,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从事他们迄今为止的那些职业只有很少的可能性 , 那里需要的

是会说希伯来语的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②

为了在移居巴勒斯坦前做好职业和语言上的准备 ,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规定 : 年龄在

18 —35 岁的男女青年 , 必须事先在德国参加由‘德意志拓荒者联盟’组织的职业转行培训班

⋯⋯通向巴勒斯坦的道路是一条拓荒者的道路 , 必须进行一场职业结构和思想上的转变 , 结论

已经得出 :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 , 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 , 惟有当每一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都

能有一份工作时 , 才能使陷入混乱的难民群众形成一个民族 !”③

这种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之为“Hachscharah”的职业培训班 , 其目的是教育年轻工人和定居

者不仅要为自己的工作而奋斗 , 而且要为后来的定居者创造更好的条件而奋斗 , 并要经受住任

何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考验。因此 , 这场从培训班开始的教育运动也就具有了一场青年运动的特

点。“拓荒者联盟”声称“投身于这场青年运动中的人是自愿放弃原有财产以及生活方式的 , 这

些财产以及生活方式并不能衡量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地位 , 相反会使他们改造整个犹太共

同体的努力瘫痪”。④ 这样 , 对未来的巴勒斯坦工人进行思想和职业教育的任务便交到了“拓荒

者联盟”这一青年组织手中 , 它同时也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拓荒者联盟”的首要任务是对那些想去巴勒斯坦的德意志犹太青年进行职业培训。“拓荒

者联盟”负责培训工作的卡兰·施特恩贝格 (Chanan Sternberg) 后来回忆道 : “一般情况下 , 这

些职业培训机构或是通过‘拓荒者联盟’与德意志犹太地产占有者之间缔结的合同 , 或是通过

‘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自己建立的企业 , 或是通过‘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与部分德意志

农场主和企业主之间达成的某种协定来造就的。接受职业转行培训的人则由设在柏林迈内克大

街 10 号的‘拓荒者联盟’来挑选 , 他们在职业培训班的期限为 : 农业学习一年半 , 手工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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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①

独立向外移居 , 只有年满 18 岁的人才有可能 , 因此 , 那些在十四五岁左右就离开了国民学

校、又未达到参加职业培训班最起码年龄的青少年便成了一个问题。由于他们不能获得正式的

手工业学徒资格而又必须为移居巴勒斯坦做准备 , 因此 , “在 1935 年春 , ‘拓荒者’组织便特别

为这种年龄的青少年设立了 8 个‘中级职业培训班’, 并接受了 200 名青少年”。②

盖世太保和帝国经济部对这种职业转行培训班的开办最初是表示赞成的。1935 年 1 月 17

日 , 盖世太保总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 Reinhard Heydrich) 在给全国警察机关的一封信中谈

道 :“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活动是符合纳粹主义国家领导者的意图的 , 这个组织在研究如何

向农业和手工业的结构转变 , 其目的在于向巴勒斯坦移民。在凡是符合职业结构转变活动所需

要的地方 , 我都听任或允许与我所下达过的工作方针例外的情况出现 , 并不会用那种对待所谓

‘德意志同化组织’的严厉措施 , 来对待这些采取移居巴勒斯坦行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成

员。当然 , 必须检验这种结构转变是否真的在追求这种外移目标”。③ 帝国经济部长黑加尔玛·沙

赫特 ( Hjalmar Schacht) 也支持这种转行培训班。1935 年 3 月初“德国手工业联合会”禁止

“拓荒者联盟”在柏林开办手工业培训班时 , 沙赫特曾于 3 月 8 日颁布过一份公告 , 其中明文规

定 :“不得阻止或刁难外移自愿者的手工业培训班的开办 , 因为促进犹太人向外移居的每项措施

都是值得欢迎的”。④

然而 , 帝国农业部里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派势力。1935 年 3 月 15 日 , 帝国农业部“种族权力

司”负责人伯恩哈德·勒塞内尔 (Bernhard LÊsener) 表达了他对这类培训班的愤慨 , “与国家秘

密警察的立场相反 , 帝国农业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转行培训 , 从根本上讲 , 基于以下原因 :

这种城市劳动力会导致诸如梅毒之类的传染病在农村蔓延。除这种危险外 , 将大量犹太人职业

新手移居到农村进行职业培训 , 足以进一步保持这个种族”。⑤ 由于帝国农业部以及“德国手工

业联合会”继续坚持反对立场 , 盖世太保、帝国经济部对维持犹太转行培训班的赞同在实践上

没有产生太大的意义。因此 , 只有很少的手工业培训班能在柏林重新开办 , 农业转行培训也只

能在犹太人的企业里实施 ,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地处柏林以西 70 公里的施特克尔斯多夫 ( Steck2
elsdorf) 培训庄园和洛因多夫 (Neuendorf) 培训庄园 , 它们的所有者都是犹太地产占有者。

随着纳粹政府对职业转行培训班施加的限制越来越严格 ,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便开始尝

试将这种职业培训迁往外国 , 因为当出于移居巴勒斯坦的目的而需进行出国培训时 , 盖世太保

还是签发旅行护照的。1935 年 , 在荷兰政府的允许下 , 由“美国犹太人联合捐助委员会”出资 ,

在排干了海水的情况下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在荷兰海岸边建立起第一个国外职业培训班。

“这个培训班占地达 140 公顷 , 有来自德国的 150 名学生。1937 年 , 它的第一批结业生共 41 人 ,

其中 30 人去了巴勒斯坦 , 7 人去了阿根廷 , 1 人去了南非 , 其余 3 人去了其他国家”。⑥ 这类国

外职业培训班很快也在毗邻的丹麦、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南斯拉夫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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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起来 , 1936 年 , 它已在 10 个以上的欧洲国家中开办 , 并接受了 1131 名来自德意志的犹太

青年男女。① 这就为德意志犹太人的“拓荒者联盟”提供了一种“绕道”培训的可能性。

“拓荒者联盟”的培训班实践是有成就的 , 巴勒斯坦托管政府接纳的来自德国的 C 类移民 ,

即持工人证明书者的数字不断上升证明了这一点。仅在 1935 年 , 来自德国的 C 类移民就达 2719

人 , 占当年移居巴勒斯坦者总数的一半以上。1937 —1941 年间 , 通过合法途径移往巴勒斯坦的

18000 多人中 , 培训班的结业生同样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另外 , 从 1934 —1939 年 3 月底 , 共有

3262 名 15 —17 岁的男女青少年作为“拥有确保收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从德国移居到巴勒斯

坦。“托管政府为这些青少年人提供了 B3 类证书 , 这类证书是与这种条件相联系的 : 即两年的

安置费与培训费已得到确保”。②

在这些干巴巴的费用背后 , 隐含着不少动人的故事。父母们已经意识到德国局势的严峻性

以及极为有限的出逃可能性 , “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 , 他们中许多人去熟悉他们原本陌生的犹太

复国主义思想 , 并将他们经过培训班的儿女送往巴勒斯坦 , 为此 , 他们不惜卖掉他们所有的贵

重物品。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坚信 , 这种家庭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 但送别的场面仍然像

是一场永别”。③

今天看来 , 这些在培训班结业的犹太青年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当德军于 1941 年

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后 , 纳粹当局便再也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进行任何自己的工作了。

那些在培训班里还没有结业的最后一批学员 , 除混血儿外 , 最后都于 1943 年 4 月送进了奥斯维

辛集中营。

四　财产转移与移居巴勒斯坦

自从 1933 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动员德意志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以来 , 如何将德意志犹太人

的现有财产转移到巴勒斯坦 , 成为“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 , 因为它涉及

能否利用德意志犹太资本来强化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地位 , 涉及能否推动德意志犹太工业家和

商人在巴勒斯坦的经营活动 , 涉及能否让更多的德意志犹太人逃脱纳粹迫害并移居巴勒斯坦等

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要求纳粹政府能改革当时施行的外汇管理体制。

1931 年 8 月 4 日 , 陷入经济危机的德国魏玛政府开始实行外汇管理 , 阻止紧张的外汇局势

进一步恶化 , 并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从这时开始 , 要将帝国马克兑换成外国货币 , 只在有

限额度内才被允许。但是在 1933 年 , 除了那些持有“工人证书”或带有极少现金的脑力劳动者

外 , 只有那些持有“资本家”证书的人有机会合法入境巴勒斯坦 , 因此 ,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

局”必须努力为尽可能多的外移自愿者弄到所必须的 1000 巴勒斯坦镑 (约 15000 帝国马克) 的

外汇。在德国 , 有相当多的犹太外移自愿者拥有这样一笔财产 , 只是由于外汇管理上的限制 ,

它们不能兑换成外汇。

1933 年 5 月 23 日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经济咨询部”负责人沙埃姆·阿尔罗索夫 (Chaim

Arlosoff) 博士在《犹太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犹太人的财产》一文 , 该文将“清算德意志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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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财产问题”称之为“移居巴勒斯坦的中心问题”, “在最近几个月中 , 有大约 4 万多人或家

庭在柏林和各行省的有关咨询机构打听去巴勒斯坦的问题。这些犹太人在目前的情况下 , 必须

为自己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寻找一种机会 , 以便让他们的财产能在未来保证他们的生活安全。但

有一点是清楚的 : 德国绝不会在货币和外汇上放弃那种严格的管理制度来特别迁就犹太人。显

然 , 只有在利益相关者之间造就一种平衡才能找到一条出路。对此 , 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

至少达成这样一项协议是有可能的 : 即通过德意志向巴勒斯坦的商品出口 , 来抵消那种为移居

巴勒斯坦而放弃了的财产。建立一个托管协会也是有可能的 , 帝国政府可以直接介入其中 , 其

他欧洲利益相关者也可以介入其中 , 他们能慢慢地对涉及者的相关财产进行清算”。①

在这里 , 阿尔罗索夫博士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用商品换人”的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通过

在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的形式来实现一种向外国付款的程序。1933 年 5 月 25 日 , 经“德国巴

勒斯坦中央局”斡旋 , 这种程序通过“巴勒斯坦柑桔种植协会”与帝国经济部达成的一份协议

头一次得到了贯彻 , 这种程序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之为“Haavara”。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Haavara 协议’托管会”总管理人维尔讷·菲尔欣费尔德 ( Werner

Feilchenfeld) 博士曾具体地描绘过这种程序 , “1933 年 5 月与帝国经济部达成的这个协定规定 :

在 100 万帝国马克的框架内 , 允许外移者或那些以后想向外移居者个人 , 向柑桔种植协会的储

蓄账户支付现金 , 当达到 4 万帝国马克时 , 这个人或家庭便能在巴勒斯坦为自己弄到一个带有

菜园的住所。柑桔种植协会根据契约承担这种义务 ———为按现价支付了现金的这位财产转移者

提供一所房屋或是一个柑桔园以供经营。柑桔种植协会的成员本身也能用这笔钱为自己购买所

需要的德国商品 , 如水管、农业机械、水泵、肥料等”。②

由于这项协议有助于扩大德国的出口 , 并能缓解迫在眉睫的外汇局势 , 1933 年 6 月 18 日 ,

帝国经济部将这一协议的金融规模扩大到了 300 万帝国马克。同年 8 月 28 日 , 帝国经济部又向

所有德意志外汇管理机构发出公告 , “在帝国银行没有多余外汇的情况下 , 为继续通过分配必须

的额度来促进德意志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 , 并同时提高德意志向巴勒斯坦的出口 , 已与参与其

中的犹太人机构缔结了一份协定 , 批准这些外移者个人向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腾佩尔银行 ( Tem2
pel Bank) 设在帝国银行的一号特别户头支付 15000 帝国马克 , 并通过这个户头 , 来支付德意志

输往巴勒斯坦的商品。这些商品将根据在巴勒斯坦的销售所使用的额度 , 通过巴勒斯坦的托管

机构 , 按巴勒斯坦镑与这些移民进行结算。与此同时 , 帝国银行还将进一步为腾佩尔银行设立

二号特别户头 , 根据申请 , 外汇管理机构能批准拥有德意志国籍的犹太人有权将每人总额最高

达 50000 帝国马克的额度支付到这个户头上。这些犹太人是指目前还没有向外移民 , 但现在想

在巴勒斯坦弄到一套带菜园住宅的人”。③

紧接着 , 其他那些设在马尔堡、汉堡、柏林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私人银行也开始通过与帝

国经济部达成的类似协议 , 并在帝国银行内设立了这种特别户头 , 准备去巴勒斯坦的移民能将

他们要转移的资本存入这些户头上 , 而德意志输往巴勒斯坦的商品将由这些特别户头来支付 ,

它的出口进项能代表这笔向巴勒斯坦转移的资本。

尽管此时全世界所有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都要求全面抵制德意志商品 , 犹太复国主义者

·951·

德意志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 (1933 —1941)

①

②

③ Werner Feilchenfeld und Dolf Michaelis , Haavara2T ransf er nach Pal¾stina und Einw anderung deutscher J u2
den , 1933 —1939 , p . 25.

Werner Feilchenfeld und Dolf Michaelis , Haavara2T ransf er nach Pal¾stina und Einw anderung deutscher J u2
den , 1933 —1939 . Tübingen , 1972 , p . 24.

Wolfgang Benz , Die J uden in Deutschland , 1933 —1945 , p . 465.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的世界组织“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还是决定接受这种协定 , 它的所有想法都处于在纳粹迫

害面前拯救德意志犹太人的背景下。在巴勒斯坦 , 人们更是努力通过接受德意志商品的方法来

确保这种拯救行动的成功。“这就使得作为犹太人财产转移的载体‘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 能

根据自己的测定来进行处理 , 并能用这种方法使只有很少财产的拿养老金者、大学生或中学生

以更小的代价换汇 , 他们极为糟糕的经济状况也能部分通过那些处境更好的移民的支出来抵

消”。①

毫无疑问 ,“Haavara 协议”的实施为“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在分配各类移民证书上提供

了更大的行动余地 , 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1933 —1941 年的统计

表格中来自德国的 A1 类移民能占据最高的比率。

1933 —1941 年合法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②②

登记者总数

移民种类 　　　

移民总数 德意志帝国的移民

189627 人 52463 人

A1 1919 % 3610 %

A2 , A5 011 % 012 %

A3 113 % 019 %

A4 012 % 014 %

B2 212 % 016 %

B3 812 % 1415 %

C 4615 % 3216 %

D 2116 % 1418 %

10010 % 10010 %

“Haavara 协议”的成就是具有说服力的 : 1933 —1941 年 , 有 52463 名犹太人以合法移民的

身份移居巴勒斯坦 , 他们占所有德意志犹太外移人口 257000 人中的 20 %以上 , 同时也占当时全

世界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 189627 人中的 27 %以上 , 并将 114 亿帝国马克兑换成了外

币。③ 因此 , 通过这种协定 , 这些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直接或间接地找到了一条未来相对有保

障的道路 , 甚至连帝国经济部也成功地将大量养老金、战争牺牲者支付费用以及社会救济金兑

换成了外汇。④ 这也是纳粹当局某些部门之所以会在此时支持德意志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部分

原因。

“Haavara 协议”不仅刺激了巴勒斯坦当时的经济 , 而且对巴勒斯坦以后的建设也做出了可

观的贡献 , 但这也恰恰使它成了纳粹党外贸部门和对外组织中的党干部们的眼中钉。1937 年 3

月 , 纳粹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总领事海因里希·德勒 ( Heinrich DÊhle) 对“Haavara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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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猛烈的批评 , “在我们所有的措施中 , 迄今为止 , 促进犹太人离开德国向外移居 , 以及对

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做定居式安置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种思想的贯彻中 , 犹太移民

造就了换汇的可能性。这种德意志商品出口是在为犹太人将财产转移到巴勒斯坦服务的 , 它放

弃了我们商品出口的外汇进项 , 而我们自己却满足于为犹太人的‘Haavara 协议’托管会腾出一

种垄断地位 , 而他们或‘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却控制了德意志对巴勒斯坦的商品出口。我

们很少去做加强阿拉伯人对这个新德国好感的事情 , 而且完全不顾有这种危险 : 由于我们在培

植犹太民族主义并在经济上帮助犹太人 , 阿拉伯人会成为我们的对手”。①

1937 年 9 月 , 出于对德意志与阿拉伯利益冲突的担忧 , 以及移出的德意志犹太人可能会在

巴勒斯坦创建一个与德意志为敌的民族国家的恐惧 , 德勒向“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赫尔曼·戈林

( Hermann GÊring) 提出了撤除“Haavara 协议”的建议。这份建议立即引起了戈林的共鸣。同年

9 月 20 日 , 戈林在给纳粹党外贸局的一封信中说 :“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 , 以迄今为止的形式

维持‘Haavara 协议’是不行的 , 必须尽快加以改变”。② 但帝国经济部中受前部长沙赫特影响的

集团却成功地拒绝了这种撤除“Haavara 协议”的努力。纳粹当局内部的这一争端一直持续到

1939 年战争爆发前夕 , 那时 , 犹太人换汇的可能性才随着“Haavara 协议”的撤除真正消失。

五　非法偷渡与向外移居的停止

德意志犹太难民大量涌入巴勒斯坦 , 自然会引起当地阿拉伯人的恐慌。阿拉伯人坚决反对

这种犹太移民运动 , 并在 1936 年 4 月发动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暴乱。英国托管政府尽管也镇压暴

乱 , 但同时做出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数量的决定。1939 年初 , 德意志犹太难民要移往巴勒斯坦

已经越来越困难 , 而这恰恰发生在德意志犹太人将移民方向最紧迫地指向巴勒斯坦的时候。

德意志犹太人此时最迫切地涌向巴勒斯坦与 1938 年 11 月 9 日的“水晶之夜” (也称“砸玻

璃的夜晚”) 事件有关。在吞并了奥地利、苏台德后 , 纳粹当局于 1938 年 10 月“采用闻所未闻

的残忍手段激进地处理这些地区的犹太人问题 , 而没有在欧洲文明人那里遇到什么抵抗 , 因而

随即抛出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迫犹条令”。③ 11 月 9 日晚 , 在戈培尔的策划下 , 纳粹当局又利用

11 月 7 日在巴黎发生的犹太青年赫舍尔·格林斯潘 ( Herschel Grünspans) 刺杀德国大使馆参赞恩

斯特·冯姆·拉特 ( Ernst vom Rath) 的事件 , 采取了袭击犹太人商店、焚烧犹太人教堂的恐怖行

动 , 并逼迫犹太人缴纳高达 10 亿帝国马克的“赎罪费”, 从而使德国境内的反犹运动达到了新

的高潮。在这一恐怖事件之后 , 德国境内的犹太人 , 个个都在寻求以最快的方式逃出这个国家。

“西欧各国和美国的领事馆被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所包围 , 但要获得一份移民签证是那样艰难 , 就

仿佛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发誓要刁难德意志犹太人的向外移居一样”。④

“水晶之夜”事件两个月后 , 压力进一步增加。1939 年 1 月 9 日 , 根据纳粹当局的命令 ,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被强行并入“德国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 因而丧失了其国际性分支机

构的地位。不久 , 纳粹当局又用一个受盖世太保严密监控的“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取代了

“德国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 致使过去那种相对有组织的合法外移行动陷于瘫痪状态。偏偏此

时盖世太保开始用更严厉的手段来驱赶犹太人。1939 年 1 月 24 日 , 海德里希受戈林的委托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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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内政部里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向外移居全国中心”, 其任务是 , “动用一切手段让犹太人离

开德国 , 快速而无磨擦地办理并监督这种向外移居”。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 “非法偷渡” (希伯来语称“Alijah Beth”) 的意义凸显。需要特别加以

说明的是 , 盖世太保是支持用“非法偷渡”的方法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盖世太保这样做 ,

一方面是为了加速犹太人的向外移居 ,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英国人制造麻烦 , 因为英国托管政

府此时还未能平息阿拉伯人的暴乱 , 通过“非法偷渡”将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 , 无

疑能加剧那里的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争端。出于这种动机 , 盖世太保开始充当起

德意志犹太难民“非法偷渡”巴勒斯坦的幕后组织者。正如参与此事的“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

顾问米歇尔·迈尔 (Michal Meyer) 博士所讲的那样 , “在 1939 年初 , 除了完全特别的例外 , 仅

仅只剩下惟一的一种可能性能到达以色列了 , 这就是‘非法偷渡’。不过这种偷渡只是在面对英

国人时是非法的 , 而在德国是合法的。并且也只能是合法的 , 因为所有的犹太组织和机构都已

处于盖世太保的严密监控之下 , 每一场向外移民 , 除了极个别的例外 , 仅仅只有在当局知道并

批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②

为了绕过合法移居的困难 , 盖世太保迫使“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以及犹太人的国际援

助组织出钱 , 通过与东南欧国家轮船公司的交易 , 组织起非法的秘密交通 , 但德意志犹太难民

必须为此支付价格高昂的旅费。从 1939 年 3 月中旬至 1940 年 4 月中旬 , 盖世太保先后成功地组

织过六次大规模偷渡行动。第一次“非法偷渡”行动始于 1939 年 3 月 15 日。正是在这一天 , 海

德里希颁布了《关于禁止非法偷渡的公告》, 同时在这一烟幕弹的掩护之下 , 由他本人亲自批准

的一支 280 名德意志犹太人组成的偷渡队伍也于当日从柏林启程。“这支偷渡队伍途经维也纳

时 , 又有 220 名奥地利犹太人加入其中。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南斯拉夫港口苏萨克后 , 他们

先乘上南斯拉夫的蒸汽船‘科罗拉多号’继续前进 , 并在爱琴海的科尔福岛附近换乘希腊的蒸

汽船‘奥特拉托号’, 最后到达巴勒斯坦。登岸后 , 他们便迅速消失在那些犹太共同体的定居点

之中”。③

在第一次偷渡成功后 , 从 1939 年 5 月至 1940 年 4 月 , 其间尽管有 1939 年 9 月欧洲战争的

爆发 , 但与西方国家陆上的战斗并未开始 , 尤其是东南欧一线仍然相对安全 , 因此盖世太保又

先后组织了五次大规模的“非法偷渡”行动 , “每次偷渡队伍的人数都在 500 人左右 , 其路线也

都是先沿着多瑙河行走 , 然后进入黑海 , 穿过达达尼尔海峡 , 最后经爱琴海到达它的目的地 ,

并让难民在黑夜和浓雾中登岸”。④

1940 年 4 月中旬 , 在第六次大规模偷渡活动成功后 , 为牟取暴利 , 德意志的哈帕格 ( Ha2
pag) 轮船公司向“犹太人向外移居全国中心”提出建议 , 干脆由该公司将非法运输犹太移民到

巴勒斯坦的业务包揽下来。⑤ 但是 , 哈帕格轮船公司的偷渡计划却遭到了熟悉业务、现已作为

“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下属机构的“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的拒绝。迈尔博士后来在回忆录

中谈到过拒绝这一计划的原因 , “显然 , 哈帕格轮船公司过高估计了它的能力 , 因为在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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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尤其是在 1940 年 5 月西线战争爆发后 , 只有中立国家的船只还能正常航行。因此 , 我们仍

然用与过去同样的方法 , 在‘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的资助下 , 向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

腊等中立国寻求偷渡船只。但是 , 等待旅行护照的过程证明是对耐心的一场艰难的考验 , 我们

受到了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的敷衍”。①

1940 年 6 月纳粹德国征服了西欧大陆后 , 盖世太保才命令“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立即挑

选出 500 人外移。他们每人都必须填写大量表格 , 首先是财政局的证明 , 证明已缴纳了 1939 年

7 月 4 日《帝国公民法十号条令》中所规定的“帝国难民税”、“犹太赎罪费”以及所有移民捐

税 , 而这无异于一场对财产的没收。另外 , 每人还必须支付 200 美元的旅费。所有被挑选者还

要根据盖世太保的要求签署一份“认命保证书”, 这份“认命保证书”指出了这次旅行的危险

性 , 并特别提到 : “这次旅行不对能否到达巴勒斯坦做出任何担保 , 也不对可能受到的损害做出

任何赔偿。”②

旅行护照签发后 , 还有签证问题。像以前的每次偷渡那样 , 这次“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

也事先做了准备 , 在支付了大量金钱后 , 巴拉圭驻柏林领事馆签发了所期望的证明 , 这些钱是

“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在“美国犹太人联合捐助委员会”的帮助下弄到手的 , 而且由“美国

犹太人联合捐助委员会”出面担保“这批移民事实上绝对不会去巴拉圭”。③ 启航前 , 希腊政府

又突然下令禁止承担这次航行任务的希腊船只悬挂希腊国国旗 , 因为已经于 6 月参战的意大利

目前与希腊的关系正处于开战前的紧张状态之中。在“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和“美国犹太

人联合捐助委员会”又花了大量金钱后 , 这一问题才总算通过巴拿马政府同意悬挂它的国旗得

到了解决。盖世太保随即做出决定 ,“8 月 18 日 , 这 500 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允许再留在老帝

国境内”。④

这支由 500 名德意志犹太人组成的偷渡队伍于 8 月 17 日启程 , 9 月 3 日从维也纳到达普鲁

士港并在那里上船 , 沿多瑙河航行数日后 , 在罗马尼亚城市图希亚换乘已停靠在那里的希腊船

“太平洋号”。11 月 1 日凌晨 , “太平洋号”到达巴勒斯坦海岸 , 但在登岸时遭英国托管政府拦

截。他们在被迫返回罗马尼亚后 , 又换乘“帕特里亚号”重新向巴勒斯坦海岸进发 , 但再度遭

到托管当局拦截。这一次英国人想将他们押送到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去 , 遭到拒绝 , 因而在

海上发生了流血冲突。11 月 25 日 , 这艘船在巴勒斯坦海岸附近因发生爆炸而沉没 , 251 名乘客

丧生 , 英国托管当局才允许生还者在巴勒斯坦登岸。

这种“非法偷渡”尽管挽救了数千名德意志犹太人的生命 , 但另一方面 , 它也导致了合法

移民的停止。作为对 1939 年 3 月至 1940 年 11 月“非法偷渡”的惩罚性措施 , 也作为保卫地中

海安全的重要战略步骤 , 英国托管政府于 1941 年初宣布“对所有犹太移民实行绝对的封锁”。⑤

尽管德军于 1941 年 6 月初已完全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克里特岛 , 但此时的纳粹当局已

对犹太人任何形式的向外移居失去了兴趣。因为纳粹当局现在面临的犹太人问题 , 已不再是

1933 年希特勒上台之时的 50 万德意志的犹太人问题了 , 而是在德意志第三帝国迅速扩张的势力

范围内的 400 万、最后是 600 万以上的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问题。鉴于 1933 —1941 年间移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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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德意志犹太人也总共不过 26 万 , 党卫军帝国首脑兼全国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莱

( Heinrich Himmler) 终于在 1941 年 10 月 1 日做出了判断 ,“在与东西方敌人全面开战的情况下 ,

向外移居已不可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了 , 必须立即停止犹太人的一切外移行动”。① 因此 , 纳粹当

局于 1941 年 10 月 23 日颁布了《战争期间的移民禁令》, 并开始着手实施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

“最后解决”。

六　总　　结

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场号召“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重建一个犹太国家”的世界性政治运

动 , 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才真正开始出现的。这一运动能在 1933 年后的德国得到一种前所未有

的发展 , 不仅是纳粹当局迫犹政策的结果 , 同时也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间接支持的结果。这种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自身合法性的反证 , 甚至认为迎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

求 , 能促进他们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因此 , 自纳粹党人在德国上台以来 , 他们便从极端仇犹

的立场出发 ,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 , 利用不断升级的迫犹政策 , 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德意志犹太

人赶向巴勒斯坦。

对于那些移居巴勒斯坦的德意志犹太人来说 , 他们是在面临纳粹当局的迫害和驱逐 , 西方

民主国家又拒绝他们入境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 才加入到这场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运动中来的。

尽管要离开他们生活了长达 70 多代人的家乡有着难以言表的痛苦 , 但是巴勒斯坦毕竟能为他们

在逃离纳粹德国之后提供一种有着古老文化渊源的新同一性身份 , 因此 , 这种求生的本能与对

未来的希望将他们驱向了巴勒斯坦。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奇特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在诸

如出境手续的办理、职业培训班的开办 , 部分财产的转移以及非法偷渡等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

的妥协和默契 , 从而使这种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具有了一种集团组织化的特点。不过在这里 , 狼

与羊之间的关系是清清楚楚的。纳粹当局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破坏这些协议和默契 , 而德意志

犹太人却只能屈服于日益严酷的社会局势 , 直到最后被逼进死角。

〔作者李工真 , 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430072〕

(责任编辑 : 舒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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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Roman Cathol icism : Oresters A. Brownson on Americanization

of Immigrants Peng Xiaoyu (114)

Americanization ———th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is generally con2

sidered a great suc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Yet since the 1960s ,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began to re2

ject the“melting pot”myth and point to the ethnic differences in American lif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nd ethnic pluralism , which obscured the perpetual efforts of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society

to assimilate the immigrants.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cognizant of issues raised by American identity.

Oresters A. Brownson (180321876) was a prominent one among them. He advised Catholic migrants

to accommodate themselves to the values and laws embodied i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 adopt a

conservative political stance and uphold their faith to influence other citizens. Catholicism would , in

his opinion , provide a solid spiritual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and civic virtues. His statements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heritage. In spite of the fashion for pluralism , Americans as a

nation have never given up the hope of integrating immigrants through Americanization.

The Meaning and Signif icance of the Massachusett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during the Revolution2

ary Period Li Jianming (130)

The Massachusett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 incomparable in terms of what it achieved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nstitu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 was celebrated for its experimentation

with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and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by the people : a design for a new re2

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featuring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It also made

breakthroughs in the conceptions of constitution , accelerated the localiz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al the2

ories , and led to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 It thus presented a profile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 and providing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growth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The Migration of German Jews to Palestine ( 1933 —1941) Li Gongzhen (150)

To the Nazi administ ration , supporting Zionism might help solve the“Jewish Question. ”It thus

made full use of the escalating Anti2Jewish policy and tried all means to expel the German Jews to

Palestine. More German Jews joined the Zionist campaign of migration , being persecuted and expelled

by the Nazi and refused by the West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even reached a

compromise and a tacit agreement on such issues as exit formalities , occupational t raining , property

transference and illegal migration into Palestine. The migrants themselves attained group organization

of a sort . However , the wolf2and2sheep relation was obvious : while the Nazi administ ration could

break the compromise and the tacit agreement at will , the Jews could only yield to the increasingly

cruel social situation and finally be herded into a dead corne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Past 5 Decades Wang Xuedian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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